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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巿立大學 
109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試題 

班    別：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科    目：閱讀與寫作 
考試時間：90 分鐘【08：30 − 10：00】 
總    分：100 分 
※ 不可於答案卷封（背）面上作答或註記符號及文字（包含於答案卷封面

作答後塗改者），否則不予計分。 
除非試題卷另有規定，否則作答時限用藍色或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
卷上書寫，用其他顏色或鉛筆作答者，所考科目不予計分。 

閱讀與寫作（每題 50 分，共 100 分）：請分析以下文章內容，

並加以評論。 

（一）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

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淞沆碭，天

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

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兩人鋪毡對坐，一童子稍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

「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

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

者！」〈張岱．湖心亭看雪〉 

 （二） 

    一般人迫於實際生活的需要，都把利害認得太真，不能站在適當

的距離之外去看人生世相，於是這豐富華嚴的世界，除了可效用於飲

食男女的營求之外，便無其他意義。他們一看到瓜就想它是可以摘來

吃的，一看到漂亮的女子就起性欲的衝動。他們完全是佔有欲的奴

隸。花長在園裡何嘗不可以供欣賞？他們卻歡喜把它摘下來掛在自己

的襟上或是插在自己的瓶裡。一個海邊的農夫逢人稱讚他的門前海景

不得使用計算機
或任何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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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便很羞澀的回過頭來指著屋後一園菜說：「門前雖沒有什麼可看

的，屋後這一園菜卻還不差。」許多人如果不知道周鼎漢瓶是很值錢

的古董，我相信他們寧願要一個不易打爛的鐵鍋或瓷罐，不願要那些

不能煮飯藏菜的破銅破鐵。這些人都是不能在藝術品或自然美和實際

人生之中維持一種適當的距離。 

藝術家和審美者的本領就在能不讓屋後的一園菜壓倒門前的海

景，不拿盛酒盛菜的標準去估定周鼎漢瓶的價值，不把一條街當作到

某酒店和某銀行去的指路標。他們能跳開利害的圈套，只聚精會神地

觀賞事物本身的形象。他們知道在美的事物和實際人生之中維持一種

適當的距離。 

我說「距離」時總不忘冠上「適當的」三個字，這是要注意的。

「距離」可以太過，可以不及。藝術一方面要能使人從實際生活牽絆

中解放出來，一方面也要使人能瞭解、能欣賞。「距離」不及，容易

使人回到實用世界，距離太遠，又容易使人無法瞭解欣賞。這個道理

可以拿一個淺例來說明。 

王漁洋的《秋柳詩》中有兩句說：「相逢南雁皆愁侶，好語西烏

莫夜飛。」在不知這詩的歷史的人看來，這兩句詩是漫無意義的，這

就是說，它的距離太遠，讀者不能瞭解它，所以無法欣賞它。《秋柳

詩》原來是悼明亡的，「南雁」是指國亡無所依附的故舊大臣，「西烏」

是指有意屈節降清的人物。假使讀這兩句詩的人自己也是一個「遺

老」，他對於這兩句詩的情感一定比旁人較能瞭解。但是他不一定能

取欣賞的態度，因為他容易看這兩句詩而自傷身世，想到種種實際人

生問題上面去，不能把注意力專注在詩的意象上面，這就是說，《秋

柳詩》對於他的實際生活距離太近了，容易把他由美感的世界引回到

實用的世界。 

許多人歡喜從道德的觀點來談文藝，從韓昌黎的「文以載道」說



（第 3頁，共 3頁） 
 

起，一直到現代「革命文學」以文學為宣傳的工具止，都是把藝術硬

拉回到實用的世界裡去。一個鄉下人看戲，看見演曹操的角色扮老奸

巨猾的樣子惟妙惟肖，不覺義憤填胸，提刀跳上舞臺，把他殺了。從

道德的觀點評藝術的人們都有些類似這位殺曹操的鄉下佬，義氣雖然

是義氣，無奈是不得其時，不得其地。他們不知道道德是實際人生的

規範，而藝術是與實際人生有距離的。 

藝術須與實際人生有距離，所以藝術與極端的寫實主義不相容。

寫實主義的理想在妙肖人生和自然，但是藝術如果真正做到妙肖人生

和自然的境界，總不免把觀者引回到實際人生，使他的注意力旁遷於

種種無關美感的問題，不能專心致志地欣賞形象本身的美。比如裸體

女子的照片常不免容易刺激性欲，而裸體雕像如「米羅愛神」，裸體

畫像如法國昂格爾的「汲泉女」，都只能令人肅然起敬。這是什麼緣

故呢？這就是因為照片太逼肖自然，容易像實物一樣引起人的實用的

態度；雕刻和圖畫都帶有若干形式化和理想化，都有幾分不自然，所

以不易被人誤認為實際人生中的一片段。 

    藝術上有許多地方，乍看起來，似乎不近情理。古希臘和中國舊

戲的角色往往帶面具、穿高底鞋，表演時用歌唱的聲調，不像平常說

話。埃及雕刻對於人體加以抽象化，往往千篇一律。波斯圖案畫把人

物的肢體加以不自然的扭曲，中世紀「高惕式」諸大教寺的雕像把人

物的肢體加以不自然的延長。中國和西方古代的畫都不用遠近陰影。

這種藝術上的形式化往往遭淺人唾駡，它固然時有流弊，其實也含有

至理。這些風格的創始者都未嘗不知道它不自然，但是他們的目的正

在使藝術和自然之中有一種距離。說話不押韻，不論平仄，做詩卻要

押韻，要論平仄，道理也是如此。藝術本來是彌補人生和自然缺陷的。

如果藝術的最高目的僅在妙肖人生和自然，我們既已有人生和自然

了，又何取乎藝術呢？（錄自朱光潛《談美》） 


